
蒲扇摇出的岁月

单位房屋改造，我和同事一起收
拾宿舍中的物品时，翻出了我们之前
一直未找到的蒲扇。记得有一次，单
位 停 电 ，同 事 就 买 了 几 把 蒲 扇 拿 过
来。别说，这小小的蒲扇扇出来的自
然风很是清爽。

我擦去蒲扇上薄薄的灰尘，轻轻
地摇着。一阵阵的清风，一下一下仿
佛吹进了心底，却让我更加想念起妈
妈曾经温柔的模样，脑海中浮现出妈
妈手中轻摇着的那把蒲扇。

记忆如潮水般纷沓而至。我出生
的时期，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现在，没
有电风扇，更别说空调了。入夏，我记

忆最深的就是妈妈手中的那把蒲扇。
它在妈妈手中似有着小小的魔力，为
我 驱 走 蚊 虫 的 同 时 ，又 带 来 了 清 凉 。
夏季，蚊虫多，天气又热，尤其到了晚
上，房间里就像一个蒸笼，我又是“招
蚊”体质，每天入夜，根本没有办法正
常入睡，不是被热醒，就是被咬醒。这
时，妈妈就像是我的守护神一样，守在
我的身边，一边哼唱着童谣一边摇着
蒲扇。我在妈妈温柔的歌声和蒲扇送
来的清凉中沉沉睡去。在我的记忆深
处，觉得世间最美妙的歌声，就是妈妈
唱的摇篮曲。她那么甜美的微笑，那
么动听的歌声，早已深深地镌刻在我
的脑海中，久久难忘。

儿时，我家种着果树，乡亲们经常

帮忙干地里的活计。大人们忙碌后休
息时，给我们几个小孩子讲有趣的故
事，什么铁扇公主、杨家将啊。我们听
得兴致盎然，妈妈们则摇着小小的蒲
扇为我们送来清爽。我们会将小小的
蒲扇当成手中的法器，驱走夏日的炎
热……

想着想着，我的耳边好似回荡着
一阵阵的欢声笑语，那是多么美好的
童年啊！简单自由又快乐。儿时的一
切，让我可以在日渐长大后，找到属于
我的浮世清欢，也能找到独属于我的
细水长流。

后来，我有了宝宝，才明白妈妈对
于孩子的爱是最无私的。入夏，天气
很热，虽然家里安装了空调，但是怕孩

子受凉也不敢开。我就学着妈妈的样
子，摇着小小的蒲扇，唱着歌谣，哄着
宝宝入睡。那一刻，自己并没有感到
疲惫，而是从心底溢出一种淡淡的幸
福。这种幸福，让我的嘴角不经意扬
起。我在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爱的传
承吧！

小小的蒲扇，像一面回忆镜，将所
有的夏季快乐收集在一起，也许随着
时间的推移会被尘封，但是一旦将回
忆的点慢慢点燃时，就会发现，它折射
出的幸福光点儿，是我们用任何财富
无法换取的，所以，要懂得珍惜，懂得
爱护。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
河分局）

□ 赵春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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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的故事 耘 地

□ 谢宇

□ 刘兰根

夜 幕 下 的 华 北 平 原 ，静 谧 安
详。滏漳河畔人民安居乐业，一片
祥和。这里的社会稳定离不开一
代代公安人的维护。滏漳河水悄
悄 流 动 着 ，像 那 些 消 失 的 光 阴 一
般，潺潺地讲述着这片大地上发生
过的故事。

平 乡 县 公 安 局 警 史 馆 自 2016
年初开始筹建，于 2017 年 4 月建成，
并对公众开放。展馆记载了 1940 年
当地的人民公安机关雏形——抗日
警卫班组建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为解放平乡、巩固人民政
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服务平乡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再现了
平乡公安七十多年来风雨兼程走过
的不平凡的历程。

走进警史馆大厅，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金灿灿的浮雕，硕大的警徽
居 于 中 间 ，庄 重 的 城 墙 分 布 在 两
侧。继续往前走，仿佛一场时空的
穿越，警史馆展示了平乡警察的早
期历史，包括组织机构的演变、重

要 案 件 的 侦 破 、警 用 装 备 的 更 新
等。藏品和展品生动再现了平乡
公安走过的光辉历程，不仅记录了
平乡县警察队伍的发展历程，还展
示了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
民安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警 史 馆 在 建 立 初 期 征 集 各 个
时期有关警察素材的珍贵物品时，
一名退休多年的老民警决定捐赠
他珍藏的办案笔记本。在那些泛
黄的纸页之间，写满了案情分析和
对平乡本地群众实地走访的工作
笔记。他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充
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这些笔记
不仅是他个人的回忆，更是公安事
业的历史见证。他希望通过捐赠，
让更多人了解公安工作的艰辛与
重要性。然而，捐赠也意味着与心
爱 之 物 的 分 离 。 他 不 舍 ，但 他 明
白，这些工作记录将在警史馆中得
到更好的保护和展示，能让更多人
从中受益。在捐赠的那一刻，他感
到无比欣慰。他相信这些笔记本
将 继 续 传 递 公 安 精 神 ，激 励 后 来
者。这是他对公安事业的贡献，也
是他对未来的期许。捐赠公安文

物，是他对职业的致敬，更是对社
会的责任与奉献。

警 史 馆 里 复 原 了 早 期 平 乡 县
公安局的办公场景，破旧的木质办
公桌上摆放着台灯、时钟、老式电
话、茶盅等昔日岁月中的摆件。条
纹格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案
情。这些陈列在时光中的文物，让
参观者沉浸式体验到当年公安人
的办公环境。这里，记载了平乡县
公安局七十多年历史长河中的三
次搬迁。在那些流逝的峥嵘岁月
里，镌刻着一代代平乡公安人钢铁
一般的意志。他们不畏条件艰苦
设备简陋，时时刻刻守护着一方人
的平安。

警 史 馆 另 一 边 的 荣 誉 墙 上 挂
满了照片，从国家级到省市县的荣
誉悉数陈列。这一代代的公安人，
立足本职岗位，踏踏实实付出，刑
侦、治安警、交警……各个警种无
畏付出，看似只是简单一句话，却
是地方平安的保障。

陈 列 架 上 的 枪 支 和 手 铐 等 警
用器械的衍变，也反映着时代的变
化。科技飞速变化，而那些留置在

历史洪流中的警用器械成了不能
被遗忘的记忆。每一个器械的背
后，都有平乡公安人说不完的案情
和故事。老旧的警用装备重现，那
不只是他们的回忆，而是他们说不
完的骄傲人生。

警 史 馆 橱 窗 展 示 柜 里 陈 设 着
各 个 时 代 的 警 服 ，警 服 变 迁 ，记
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印记。那些
过往岁月的警服里的每一个褶皱，
都 藏 着 这 片 土 地 上 光 阴 的 故 事 。
警 服 虽 然 在 变 ，但 是 初 心 从 来 不
改。警史馆开馆以来，每年党政机
关、企业学校等单位近百批次、上
万人参观，警史馆作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让人们了解警察的职责和
使命，增强对法律的敬畏和对社会
秩序的尊重。

警 史 馆 记 录 了 平 乡 县 警 察 队
伍的发展历程，还作为警察队伍的
精神家园，激励着新一代警察继承
和 发 扬 前 辈 的 优 良 传 统 ，不 忘 初
心、砥砺前行，为保障社会安全和
人民福祉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平乡县公安局）

小时候，我家常吃粥，每顿饭离不
开粥，这也是冀南地区的习惯。饭前遇
到邻居，互相打招呼，一问，晚上吃啥
饭？一答，吃粥！那一刻，粥仿佛代替
馒头成了主食。

粥也称糜，由大米、小米、玉米或者
豆类等粮食煮成的稠糊的食物。有大
米粥、大米绿豆粥、菜粥，还有小米粥、
棒子面粥等等。

小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就喜欢吃大
米粥，这个粥不是黏稠的，确切地说，是
米汤。烧开一锅水，丢一把米，米少水
多，煮成汤。米虽少，米汤颜色仍呈银
白色，米粒微硬，有嚼劲儿，吃起来解气
又解渴。

家乡不产大米，吃大米粥的人远远
不如吃小米粥、棒子面粥的人多。我父
亲就爱吃小米粥。他爱读书看报，不知
道是不是读了司马迁写的《史记》的原
因，知道了汉初医学家淳于意用药物与
米谷煮“火齐粥”、为齐王治病的故事，
才喜欢上的小米粥。父亲吃的小米粥，
往往不单单只是小米，他会让母亲在粥

里加一些豆类，比如黑豆、黄豆、绿豆等
等，反正家里有什么豆子，都可以一股
脑儿与小米一起煮。这样的粥，咬咬牙
尚能接受，一旦哪天他想吃菜粥时，才
是我们姐弟几个叫苦连天的时候。菜
粥，顾名思义，粥里放些菜。放什么菜
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家里的菜园子
里有什么而决定。有时候是一把菠菜，
有时候是一把小白菜，有时候则将白萝
卜擦成细丝放进锅中煮。无论哪种菜，
喝 上 一 口 ，涩 中 带 微 苦 ，真 是 难 以 下
咽。而父亲，坐在对面，吸溜吸溜喝了
一碗又盛一碗。

母亲最爱吃的粥是棒子面粥，在我
们那儿又叫糊涂粥，可以从秋天一直吃
到来年夏天。新玉米晒干后，剥下玉米
粒儿，去面坊磨成面。面有粗细之分，
吃的是最细的那种。玉米面掺水化开，
倒入滚开的开水锅内，用勺子搅拌，滚
几开，变得黏稠而顺滑。

这种最基础的糊涂粥，我家也很少
吃。母亲会根据季节的更替，在里面加
上各种“配料”。初夏，新鲜的土豆和倭
瓜，秋、冬、春是各种各样的面倭瓜、红
薯，也会搭配各种豆子和花生。到了寒

冬，甚至还会有大枣和蜜枣，分别被丢
入锅中煮。糊涂粥有玉米的清香，加上

“配料”的甘甜，成为一碗好喝的黏粥。
食材融合的愉快，吃起来也会舒坦，像
是 与 大 地 结 合 得 更 紧 密 ，与 庄 稼 同 呼
吸，这是与生俱来的纯朴和实在。

四 季 轮 回 ，粥 的 种 类 无 外 乎 这 几
种，惟有一天是不同的，那就是农历腊
月初八早晨的腊八粥。腊八粥，又称七
宝五味粥、佛粥、大家饭等，是一种由多
样食材熬制而成的粥，食材包括大米、
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
圆和各种豆类。记忆中，母亲并没有刻
意按着这八样去取材，依旧随心随性去
配。有时把薏米换成麦仁，煮得烂糊黏
稠，加上冰糖，再熬煮片刻，浓郁香甜的
八宝粥就出锅了。吃一口，顿时唇齿留
香 。 那 天 一 早 ，大 地 沉 寂 在 一 片 荒 凉
中，触目所及之处没有一点绿色，到院
子里走一圈，耳朵似乎已被冻掉。厨房
窗玻璃结了一层窗花，盘子里泡水的大
蒜长出黄绿色的嫩芽儿。一家人围坐
桌前，对吃什么粥，第一次没有产生分
歧，只顾盯着自己的碗吃。

吃粥时，搭点配菜才吃得更香。可

以不吃炒菜，但是不能缺少咸菜。腌咸
菜是家乡的传统，村子里家家都在腌。
秋天收获了白萝卜、芥菜和苤蓝，洗净
晾干，放入干净的瓷缸里，熬煮花椒大
料 盐 水 ，晾 凉 倒 入 ，盖 上 盖 子 进 行 腌
制。吃粥的时候，捞出一块切丝，过凉
水去去咸味，再与酱油、醋、香油搅拌。
吃一口粥，就一口小咸菜，比大鱼大肉
吃得都痛快。

我家除了糊涂粥是早晨吃以外，其
他种类的粥一天三顿，什么时间吃都可
以。糊涂粥为什么只有早晨吃？我到
现在也搞不明白。只知道有个习俗，过
生日那天的早晨不能吃糊涂粥。据说，

“寿星”一旦吃了，会糊涂一年。谁也不
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想，人人都
怕糊涂一年，没人轻易敢去验证，这才
是真的。

作家孙犁曾说，“我好喝棒子面粥，
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
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
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
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捧碗，缩脖
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
大享受。”

粥与人的关系，正像粥本身一样，
稠黏绵密，相濡以沫。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
分局）

“ 昼 出 耘 田 夜 绩 麻 ，
村 庄 儿 女 各 当 家 。”耘 田
在家乡俗称“耘地”。

农田承包到户以后，
我 们 家 分 到 了 12 亩 责 任
田和 1 亩多自留地，分别
在 8 个地块。

麦收过后不久，地里
的 玉 米 苗 、谷 子 苗 长 出
来，很快就绿油油的一片
一片了，棉花需要整枝打
杈 ，除 草 、松 土 也 是 主 要
农 活 。 尽 管 家 里 有 几 把
锄头，但是锄地主要靠母
亲 一 个 劳 动 力 。 母 亲 锄
完东边地锄西边地，剩下
的地块还未来得及下锄，
锄 过 的 地 里 又 长 出 了 野
草。野草多了地就荒，母
亲急得满脸通红、热汗直
淌。

父 亲 从 朋 友 家 借 来
一 架 耘 锄 ，扛 到 家 后 喜
上 眉 梢 ，母 亲 也 眉 开 眼
笑 。 耘 锄 还 要 急 着 还 回
去 ，父 亲 也 要 上 班 ，父 母
商 量 用 晌 午 的 时 间 耘
地 ，不 耽 误 人 家 干 活
用 。 正 晌 午 的 太 阳 毒 辣
辣 地 炙 烤 着 大 地 ，我 们
匆 匆 吃 了 几 口 饭 ，就 用
拉 车 拉 着 耘 锄 下 地 了 。
耘 锄 前 边 有 两 根 木 辕 ，
是 用 牲 口 拉 的 。 我 们 家
没 有 牲 口 ，父 亲 也 没 有
借 到 牲 口 ，往 前 面 拴 了
两 根 麻 绳 ，母 亲 把 麻 绳
挽 个 套 斜 背 在 肩 膀 上 。
我 也 学 着 母 亲 的 样 子 ，
把 绳 套 斜 背 在 肩 膀 上 ，
我 们 弓 身 拉 锄 。 母 亲 愉
快 地 唱 起《朝 阳 沟》：前
腿 弓 ，后 腿 蹬 ，把 脚 步 放
稳 劲 使 匀 ，草 死 苗 好 土
发 松 。 父 亲 在 后 面 扶 耘
锄 的 手 柄 ，按 照 母 亲 的
要 求 ，要 深 锄 ，父 亲 边 往
下 摁 耘 锄 边 往 前 推 ，汗
珠 子 顺 着 脸 颊 滴 到 脚 下
的泥土里。

三 人 一 条 垄 耘 到 地
头，站在树荫下，喘口气，
继 续 耘 。 我 们 像 是 有 使
不完的劲儿，唯恐耽误了
时 间 ，影 响 了 人 家 使 用 ，
下 回 再 借 就 难 了 。 父 亲

光着膀子，脖子里搭着一
条湿毛巾，他的脊背黝黑
发亮，汗水淌过又被风吹
干，成了片片白碱嘎。我
和 母 亲 的 汗 水 早 已 湿 透
衣 背 ，头 发 也 打 了 绺 ，母
亲 的 脸 晒 得 通 红 。 这 块
地 是 自 留 地 ，旱 地 ，草 盛
苗 稀 ，还 有 两 座 坟 茔 ，我
们 贴 着 坟 茔 的 边 沿 耘 过
去再耘回来，除了觉得难
干活外，丝毫没有感觉到
害怕。

第二年，父亲请人定
制了一架耘锄，买回一头
快 30 年 的 小 毛 驴 。 耘 地
时，父亲握着耘锄的两个
把 手 ，负 责 掌 舵 ，母 亲 牵
着小毛驴拉耘锄，速度快
多了，不一会儿一遭地就
耘完了。耘过的地，母亲
还要用锄头再细耪一遍，
把 土 松 匀 、草 锄 净 ，此 时
牵 小 毛 驴 的 任 务 就 交 给
了 我 。 这 个 活 儿 看 上 去
简 单 ，走 起 来 却 不 容 易 。
我 只 管 低 着 头 看 脚 下 的
垄 背 ，唯 恐 踩 了 苗 ，牵 小
毛驴却不得要领，不是走
得太快就是走得太慢，父
亲在后面不住地吆喝“嘚
嘚 、喔 喔 ”。 我 要 和 小 毛
驴一起领会这话的意思，
并做到步伐的统一。

一块地耘完，我松了
一 口 气 。 父 亲 在 地 头 抽
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垄背
间泛起的湿润泥土，庄稼
苗 更 显 碧 绿 ，微 风 吹 来 ，
波浪一般摆动。

大约耘田两到三次，
玉米高过了腰，这时候就
不能用耘锄了，母亲用小
镰 刀 或 者 直 接 用 手 下 地
拔 草 。 暑 天 的 地 里 上 蒸
下 煮 ，黏 腻 腻 的 闷 热 ，母
亲在头上蒙一块毛巾，遮
阳 又 擦 汗 。 她 弯 下 腰 很
久才能直起来一次，玉米
叶子沙沙有声，一眼望不
到头。

我 们 向 大 地 无 数 次
弯 腰 ，除 草 松 土 ，庄 稼 的
长势一天天变化，在每一
滴汗水里，迎接着土地的
馈赠。

（作者单位：衡水市
冀州区公安局）

吃 粥

军校，是军队院校（军事院校）的
简称。军校，既是一所学校，更是一座
军营。军校，既是锻造军校学员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基地”，
又是培养懂指挥、会管理，懂技术、会
维 修 的 指 挥 与 技 术 合 一 军 事 人 才 的

“摇篮”。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这些经过

全军统考的年轻战士，从全军各个装
甲兵部队，齐聚在石家庄封龙山东麓
的军校内。由此，我们也拥有了一个
称号——“军队生长干部学员”。从此
开始了艰苦、紧张、严肃、活泼的军校
生活。

入 学 伊 始 ，在 全 院 新 学 员 入 学 大
会上，学院领导作动员讲话时说：“你
们在军校首先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其
次才是合格的学员。希望你们通过军
校生活的学习、磨砺，真正成为一名合
格的基层带兵人。”

现在想起院领导以及学员队领导
的谆谆教诲，可以说是字字珠玑，至真
至诚，还犹如昨天般回响在耳畔。

当 年 ，学 院 全 体 教 员 和 学 院 各 级
领 导 ，尤 其 是 学 员 队 领 导 精 心 浇 灌 ，
不 仅 培 育 我 们 成 为 有 灵 魂 、有 本 事 、
有 血 性 、有 品 德 的“ 四 有 ”军 人 ，还 为
我 们 这 些 昔 日 的 年 轻 军 校 学 员 毕 业
后 ，重 新 撒 向 全 军 各 个 装 甲 兵 部 队 ，
扎根基层，建功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
想基础。

俗 话 说 ：没 有 规 矩 不 成 方 圆 。 在
军校学习生活，没有铁一般的理想信
念、纪律作风，怎么能够谈得上自身过
硬！？

在 军 校 学 习 的 日 子 ，我 们 每 天 伴
着军号声起床，伴着军号声就寝。起
床、出操、训练、整理内务、打扫卫生、
开饭、操课……一日生活制度，紧凑、
高效、充实而富有节奏。

为 了 练 就 过 硬 的 身 体 素 质 ，我 们
每天在出操完毕后，必须进行队列训
练 、五 公 里 越 野 训 练 、百 米 障 碍 物 训
练，雷打不动；为了锻炼指挥员下达命
令、口令的清晰度、准确性，我们每天
站在空旷的大操场上，气运丹田，用胸
腔的声音发出各种标准的指令……

在军校，学习各种军事知识，掌握
各种军事本领，是我们军校学员的主
业。走在去课堂的路上，我们必须列
成三路纵队，按照军人特有的步伐和
步速，左手提着作业包，右手摆臂，整
齐划一地去往教学区的教室。

在教室，开始上课前，先是由值班
区队长下达起立、戴帽、稍息、立正的
口令，而后向授课教员报告：“教员同
志！学员某某队参加某某课，应到多
少人、实到多少人。请指示！”待教员
回复“开始上课”的命令后，区队长再
下 达“ 坐 下 ，脱 帽 ”的 口 令 。 这 时 ，整
个教室里的全体学员齐刷刷地坐下，
并 将 军 帽 帽 檐 向 后 ，置 于 书 桌 左 前
方。这时你看到的，不管是军帽还是
所 有 学 员 的 坐 姿 ，竖 看 、斜 看 、横 看 ，
都是一条线。这时，我们才开始正式
上课。

理论为实战服务。在军校，我们不
只是坐在教室里上课，我们还要把课堂
上学到的理论知识搬到演训场上去运
用、去检验。于是，就要在授课教员、学
员队领导的带领下到野外演训场，练驾
驶，练射击，练通信，练战术，练思想，练
作风。在装甲车辆巨大而沉闷的轰鸣
声中，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射击声中，我
们的军事实战能力素质得到检验，我们
过硬的战斗作风得到锤炼。

军校，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是我们
走向未来战场的起点。从这里，一批
批 年 轻 的 军 校 毕 业 学 员 走 出 军 校 大
门，走上通往未来“战场”之路。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我的军校生活
□ 郭军红 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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